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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馬曉芳北京報道）香港導演陳敢權攜賀歲
劇來到北京，為首都觀眾奉上有「香港版寶島一村」之稱的粵語
話劇《有飯自然香》，該劇已於日前北京天橋藝術中心劇場連演
三天。
陳敢權介紹說，《有飯自然香》從一口白飯開始講起，在一個

小小天井裡勾勒出20世紀60年代香港社會的縮影。該劇由香港話
劇團於2012年首演，隨後在2013、2015年重演，2013年在廣
州、上海巡演，這是首次到北京演出。
「觀眾在現場就可以聞到飯香味」，陳敢權說，原汁原味的粵

語方言幽默詼諧，希望北京的觀眾能夠喜歡。此外，由於北方觀
眾對粵語不很熟悉，劇團還特別為觀眾準備了中文字幕和國語台
詞，以便更好理解話劇所要傳達的信息。
陳敢權亦表示，與多年前帶領話劇團到內地表演不同，隨着內

地與香港文化交流的不斷深入，內地觀眾對香港話劇也有了更多
的認可，特別是對粵語話劇有了更多認同。他希望《有飯自然
香》能夠獲得北京觀眾的青睞，並為廣大的首都朋友帶來一餐印
象深刻的「港味年夜飯」。

每年聖誕節前後，直到農曆春節期間，便是節
日音樂會的黃金期。此類音樂會自然是配合聖誕
節或新年的演出，一般多是聖誕音樂或喜慶熱鬧
的音樂，但發展到今日，這些音樂會的內容卻有
不同的設計，當然，無論如何變化，那總仍是以
營造愉快開心、歡樂熱鬧的氣氛為主。在中國，
自上一世紀九十年代引進維也納式的新年音樂會
以來，更將這種節日音樂會延伸至春節，衍生出
農曆新年音樂會的潮流。可以說，現時在中國內
地的大小城市，儘管在經濟及政治氣氛的影響
下，在歲晚年初舉辦新年音樂會、春節音樂會仍
然是藝文演出市場一股方興未艾的熱潮。

歐洲樂團成「過江龍」
這些新年音樂會不少更是「包場」的「商
演」，但今年在廣州單是公開售票，在星海音樂
廳、廣州大劇院等場館舉行的新年音樂會，據不
完全統計便多近二十場！12月25日至1月5日這
十一天，在廣州舉行了十五場以「新年」為名的
音樂會，其中有兩天同時有兩場，元旦當晚更有
三場同時上演！從演出場地看，星海音樂廳與廣
州大劇院各有七場，平分秋色。元旦晚上新落成
的廣東演藝中心加入戰團，這看來會是一個新紀
錄。
廣州今年這十五場新年音樂會中，其中十三場
都由來自歐洲的樂團擔綱演出，難怪有人說，
「這是多麼高尚的一種國際主義精神啊，他們放
棄西方人特別看重的與家人共度的聖誕新年假
期，不遠萬里來為廣州人民的文化生活服務」，
這當然是戲謔之語，但亦說明現今中國內地確是
歐美樂團「淘金地」。話說回來，這十三場由
「過江龍」擔綱的「舶來」音樂會，其中來自奧
地利的，以各種史特勞斯作為名號的樂團便有五
場，意大利和德國的各有兩場，來自捷克布拉格
的有四場，只有兩場為廣州本地樂團的演出，分

別是除夕夜的廣東民族樂團（去年加入戰
團），以及新年音樂會的「始作俑者」廣
州交響樂團。在每年元旦晚演出的「廣州
新年音樂會」，今年已持續舉辦到第二十
四年！

節日演出火紅有因
新年音樂會這種火紅現象的出現，當然是

因為新年前後聽音樂會的習慣，在廣州存在
很大的市場；但像今年那樣火紅，競爭如此
強烈，確是少見；不過，儘管如此，廣州交
響樂團的新年音樂會仍能在演出前便一票難
求，這確與廿三年建立的品牌效應大有關係。
「廣交」新年音樂會的「品牌」能夠建立，仔細
分析，原因有幾點。首先是從早年照搬維也納新
年音樂會的模式開始，逐漸擺脫，並建立起樂團
本身的模式，而此一模式更接地氣，更能打動廣
州樂迷的節日情緒。那就是從曲目設計，到呈現
形式，都能呈現出新年的節日氣氛，且每有出人
意料之外的驚喜。
其次是節目的設計，往往能結合指揮、獨唱家

和獨奏家的表演風格，發掘出樂曲中更為豐富的
一面，那並非只是簡單地加上一些戲劇性、噱頭
性的包裝，而是能與音樂融合在一起，能讓樂迷
對音樂有更深刻的體驗。
當然，要有這種效果，也就是第三點，樂團與表

演嘉賓（如今年的美籍韓裔指揮家咸信益、跨界女
高音潘小芬、烏克蘭手風琴演奏家瓦路讓·沙什耶
夫，和意大利小號大師安德列·朱弗萊迪），在音
樂上都有高水平的表現；同時，樂團上下全力以
赴，較慣常的樂季音樂會有過之而無不及。
最後一點是處處顯出貼心細緻的細節處理。這

包括對樂迷實用且有意義、人人不會落空的新年
禮物（今年是廣州交響樂團青少交夏天訪德時的
現場錄音CD）；男樂師全改穿白色禮服、女樂手

則是色彩繽紛的晚禮服，今年還照顧到堵車遲到
觀眾，而刻意延遲十分鐘開場。
話說回來，中國內地在節慶假日能吸引更多樂

迷出席音樂會，從音樂心理學的角度來分析，那
並非只是節日市場消費心理，還在於大多數音樂
都能為人帶來精神上的滿足感。當節日於物質慾
念上的消費滿足感作用已逐漸消減下，現場音樂
會的精神滿足感確是很好的選擇。當維也納的圓
舞曲所帶來的歡愉感覺亦日漸失去新鮮感後，
「廣交」廿多年來建立，年年推陳出新的「品
牌」吸引力，便必然能繼續增加了。但無論如
何，節日的特別氣氛在物質滿足以外，讓人容易
感受到音樂藝術在精神層面上發揮的魅力，關鍵
便在於選擇什麼音樂，以什麼形式去面對層面更
廣闊，包括很可能只是一年一度來聽音樂會的族
群，去發揮音樂藝術中的感染力。 今年「廣交」
在廣州星海音樂廳的新年音樂會，即使未能分身
出席者，事後從評論及照片上，仍可以感受得到
整個演出不斷增長的熱烈氣氛，和最後「安
歌」，一再返場加奏，韓國指揮家咸信益將觀眾
情緒帶到爆發高潮的場面！這些事後的跟進評論
和報道，更是讓每年購不到門票的消費者，在來
年更添盡快購票動力的所在呢！

文：周凡夫

香港話劇團攜「飯」進京
天橋藝術中心話劇賀歲

「過江龍」絡繹於途 十五場破盡紀錄
——廣州新年音樂會火紅現象

■■《《有飯自然香有飯自然香》》劇照劇照。。 本報北京傳真本報北京傳真

鄧樹榮
繼《泰特斯》後，鄧樹榮戲劇工作室去年再次獲邀前往倫敦莎士比亞環球劇場，演繹莎翁名作《馬克

白》。演出雖然全程以粵語進行，但似乎並未影響觀眾熱情，不少評論認為演出簡約流暢、想像生動，

特別是其中演員的肢體表現，呈現出不一樣的東方味道。

今年的香港藝術節，《馬克白》回歸主場！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尉瑋 圖：鄧樹榮戲劇工作室提供

韋羅莎在劇中飾演心狠手辣、野心權謀不
輸男人的馬克白夫人。這個被她形容為很
「難頂」的強勢女人，卻正好滿足她的表演
慾。「我很喜歡探索一個性別中會有的第二
個性別，比如我很想見到男人有女人的一
面，也很想去探索自己身為女人但內裡有男
人的一面，這個戲正正如此。我相信每個人
都有這兩面，只是習慣將哪一面拿出來。我
很久前就知道自己其實裡面是個男人，很粗
魯、很豪邁，不是很女性化。所以遇上這個
角色，好玩之餘也很適合我。」韋羅莎說，
麥克白夫人有權有勢，接管她丈夫的事務，
慫恿，甚至操控他，「其實在現今這個世
代，很多女人不都是麥克白夫人？」
劇中一對現代夫婦在夢中穿越回古代，
《麥克白》的故事就發生在夢中。現代人
的部分則用無言的動作來呈現，這樣一來，
既沒有對莎翁原本的文本進行添加或改寫，
也再次實踐了鄧樹榮對肢體劇場的探索。韋
羅莎回憶一開始排戲時，導演讓大家預先熟
悉自己的角色和對白，而後不講話，改用身
體的方式去表達。「大家換上舒適的衣服，
確定自己進入一種很集中的狀態，然後再開

始冥想、暖身，之後才是排戲。對於已經
畢業十年的我，這是個很難得的機會，好
像重新回到學校，去受訓、吸收。這種訓
練的強度其實很大，導演不要多餘的東
西，要極簡。你要用你的身體去作最大化
的表達，但是不要多，要精確。這個探索
的過程就好像是洗牌，再找新的東西出
來。」
韋羅莎本來就有很強的表演慾，巴不得自

己作為演員十項全能，在舞台上能充分運用
自己的身體，細緻到一個腳趾頭都能演戲，
只是平時苦於很少機會逼自己去作這方面的
訓練，這次有這樣的機會，自然不能放過。
在排演《馬克白》的過程中，她第一次接觸
到鄧樹榮所強調的「前語言」狀態，「不說
話，動了先。人類沒有語言之前，都是用身
體溝通。速度、距離、表情、聲音、呼吸、
接觸……所有這些都是用身體去表達的方
式。透過這些途徑去往內心挖掘，其實甚至
比語言更深入。」當捨棄了語言，要怎麼讓
別人知道自己的感受？這並不容易，韋羅莎
也說，在剛開始嘗試時，會莫衷一是，有時
慌起來，就會添油加醋用上很多動作、聲

音，於是就不精確。要如何精準地切中表達
的核心，是需要長時間的訓練與探尋來達到
的。
這樣的訓練最終帶來驚喜，「當我嘗試用
最原始的東西去試着表達的時候，會反過來
幫到我講台詞。在經歷了這個不說話的階
段，到了加上台詞時，哇，我不停地卡
住！」有時，身體想要去這樣表達，語言卻
講不出那種狀態；又有時，身體處於外放狀
態，台詞卻又是內斂的。在經過理性分析的
語言和不經分析的自然的身體表達之間，出
現了微妙的罅隙，「如果一開始就訴諸台
詞，無疑就少了這些碰撞的火花。」而當兩
方面可以和諧進行，而向內的探索又足夠深
時，也許一個眼神、一個表情，所傳達出來
的力量比起聲嘶力竭都要大。

去年8月，劇團攜《馬克白》赴倫敦
莎士比亞環球劇場演出，韋羅莎站在這
古老圓形劇場中心的露天舞台上，看着
頭頂的那塊天空，激動得有些恍惚。
「一看到那些座位，很美，很神奇，很
幸運，我竟然做莎士比亞做到莎士比亞
的舞台上！」第一天最讓她印象深刻，
大家剛到埗，到劇場舞台上看看，劇場
的一位負責人女士露出友善的笑容，靜
靜地朝她伸出手，「她拖着我，拉我站
到身邊，然後面對整個觀眾席，我不知
道為什麼，只是這樣我眼淚已經流下
來。」之後這位女士讓大家圍成圓圈，
講了一點環球劇場的歷史後，就開始念
起一首詩，讓大家跟着一句句重複。
「我記得不大精確，大致的意思是：
From God, I take all I need. From
the Earth, I take all I need. And I
put it in me. When I have all that I
need, I let it all go.哇，我簡直是淚流
不停，整件事太神奇了。」

難怪韋羅莎形容，倫敦之行就好像
「談了一場戀愛」。邂逅這個古老的劇
場，在自然風中表演莎士比亞。戲開場
的時候還有天光，等到過了幾場再出
來，天已經暗下來，燈這才點起來。天
上下着小雨，劇場中的觀眾披上雨衣，
站在前排的很多人就趴在台沿上看。那
種感覺，也許對每一個表演者來說都難
以忘懷。
演出前，按照劇院古老的傳統，演出

團隊還要祭酒神。選出最年長和最年少
的兩人，圍着舞台倒下酒。之後，再將
寫着劇團名字和莎士比亞環球劇場名字
的兩個紅色氣球放上天空。「多麼浪
漫！」
這浪漫直到劇團回到香港仍未完結。

在倫敦的某處撿到氣球的小女孩，給鄧
樹榮戲劇工作室寫來了一封詢問郵件。
「好sweet啊，整件事情多麼magi-
cal！」韋羅莎說。而這一切都因莎士
比亞而起，多麼美。

古今穿古今穿越越《《馬克白馬克白》》
莎士比亞的作品中，鄧樹榮好像偏愛那

些黑暗沉重的故事。數年前排演《哈
姆雷特》後，他又選擇了《泰特斯》，一個
莎翁作品中較少被搬演、但特別暴烈血腥的
故事。這一次，他應莎士比亞環球劇場之邀
再次前往倫敦，選擇的，是陰暗震撼的《馬
克白》。
「莎翁的四大悲劇中，我較為喜歡的三
個，《哈姆雷特》做過了，《李爾王》最喜
歡，但現在暫時來說太難做了。至於《馬克
白》，裡面對心理狀態的描寫、莎士比亞寫
的時候對戲劇性的掌握，都已爐火純青。雖
然今天看來有些東西顯得過長或重複，但是
對人物心理的掌握很厲害。」
《馬克白》是莎翁最受歡迎的劇本之一，
故事講述蘇格蘭將軍馬克白從三女巫處得到
預言，說他未來將成王。在妻子的推波助瀾
下，馬克白為奪取王位進行連番殺戮，墮入
慾望與野心的漩渦中不可自拔，最終踏上自

毀之路。
對《馬克白》，鄧樹榮堅持「演繹」，而
非「解構」。「不是要去改變戲劇本身的佈
局、人物和情節，也不改變其台詞加入創作
者自己的意見和主張，或是呈現一個和戲劇
本身完全相反或不相同的角度，例如馬克白
和馬克白夫人是無辜的……而是用另外一個
框架，去框住這個戲劇，這個框架和這個戲
劇之間的關係，給了觀眾空間，去思考框架
為何出現，又和自己有什麼關係。」
這個包住馬克白故事的框架，是一對現代

夫婦在夢中「穿越」成為了馬克白夫婦，經
歷了戲中的情節後又回到現實當下。「醒來
後，他們將面對一些決定，在經歷了那麼恐
怖的人生歷程後，要怎麼去做呢？而這對夫
婦和處在香港的2016的我們又有什麼關係
呢？觀眾可以聯想到什麼呢？除了慾望、野
心等較常被討論的話題，在這個特定的時空
特定的舞台上演的《馬克白》，和香港當下

的聯繫，我希望去涉及，但是不
要喧賓奪主。」

東方劇場的肢體呈現
夢中的馬克白夫婦並非處身蘇

格蘭，卻是置身中國古代，但這
「古代」僅僅是一個大概的印
象，並沒有特定歷史時期的指
涉。而人物的台詞雖然經過些微
剪裁，卻都是莎翁的原文翻譯，並未加入新
的內容。於是乎，演員們穿着中國古代服
裝，談論着蘇格蘭的政局，如夢境般跳脫又
超現實。「將故事搬到中國，有種若即若離
的感覺。」鄧樹榮說，「我們是中國人，但
又不是非常複雜地去演繹中國，這是很有趣
的identity。雖然是中國古代，但不是很具
象的朝代，是抽空的，正給人一種距離
感。」
與《哈姆雷特》和《泰特斯》一樣，《馬

克白》也延續了鄧樹榮對亞洲形體劇場的探
索，劇中許多部分，如現代夫婦的心理掙
扎，都用肢體來表現；但在此基礎上，又融
入了許多東方劇場元素，使得肢體呈現出不
一樣的質感。
鄧樹榮說，聯想中國的戲曲，或日本的能

劇，可以勾勒「東方劇場」的簡單印象：
「東方劇場不單指戲曲，而是一種泛東方劇
場的共性，一是其虛擬性，如舞台上很少實
物，時空的迅速轉變——走個圈就代表走了

很久；二是表演者和觀眾的關係，有時是直
接溝通，有時則像做戲般表演。還有現場音
樂和表演的關係，以及舞台虛擬所產生出來
的假定性，例如演員剛剛表演完一段戲，轉
過身去，你就當他不存在。在西方話劇中不
可能如此，這種假定性和虛擬性，是東方劇
場和西方寫實話劇的很大分別。」在此基礎
上，劇中加入了很多慢動作，或風格化、程
式化的動作，很不寫實，卻表現出獨特的張
力。

韋羅莎：身體訓練 為演員重新洗牌

《馬克白》
時間：3月16日至20日 晚上8時

3月19日、20日 下午3時
地點：香港大會堂劇院

去倫敦 好像談了一場戀愛

■■廣州交響樂團新年音樂會廣州交響樂團新年音樂會 攝影攝影：：梁智輝梁智輝


